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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摘要：倘若我们认为知识构建的主流看待方式有所欠妥，该如何应对？抑

或觉得认识上的不公正已然滋生，而中立则催生暴力，又该如何处之？我拟用

立场构建追溯法来回答以上问题，在日内瓦大学及教育科学博士学院

（EDSE）开展研究和教授教育科学的女性学生时我采用的也是该方法。一如

本文标题，我将认识论立场这一概念视为 “伦理反思的空间”，即“研究者‘指导

自己行为’的反思空间”（Matthey，2005）。该空间的构建是一趟对质与联系之

旅，需要勇气与胸襟，因其时常将研究者推向逆境，甚至令他们陷入孤立无援

的窘境。对实证主义的替代方案的探寻使得这些研究者成为少数派，由此他们

不得不孜孜不倦地在主流科学规范中为自己正名。 

 

我在本文中分享的综合认识论概念指的是一种伦理理性，其前提是人与人之间

的团结与相互依存的思考，其应用框架则依从韦伯（Max Weber，1963）提出

的责任伦理。该伦理关注行为产生的后果。基于该理论定位，认识论问题的矛

头即刻对准了与人打交道这件事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我的研究对象在意的人扮演

何种角色：是将他们的意见纳入考量还是置之不理？是根据我预先构建的类

别、理念以及访谈表格等等为他们分配一个身份，还是任由其自报家门？我的

研究合乎管理逻辑吗？其目的是挣脱束缚吗？ 基于我与 Raquel Fernandez-

Iglesias（2018）的合作，我预设了一个前提，即不论参与何种级别的研究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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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都是在“为塑造世界做贡献” （Lagasnerie，2017，第 12 页）。而作为健康

与疾病领域的研究者（Charmillot, 2019），我的贡献可以借用 Walter Hesbeen 

2000 年出版的书的书名，即《关怀世界》（Taking Care in the World）。换言

之，从事教育科学的综合研究是关乎关怀的活动，因其提出了“人文和社会科

学的另一种模式”：作为一系列理论化的研究，关怀研究天然地对狭隘理性主

义和形式主义敬而远之，主张将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问题加以整合，以建立对

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新的批判性观点” （Brugère & Gautier，日期不祥）。 

 

综合认识论亦是一种联系认识论。我指的是 Florence Piron 关于重塑或强化认

知正义以及重拾科学活动道德秩序的主要提议。联系认识论“试图用社会科学

的语言保留和呈现让知识创造成为可能的人类联系”（Piron，2017，第 33

页）。正因为能不偏不倚地承认知识的多样性及创造背景，这种认识论可谓硕

果累累。它能促进认知正义，是“一种旨在促进全球而非仅限于北半球国家的

社会相关性知识产出，以一种实行包容普遍主义、对所有知识敞开大门的科学

为特征的认识论、伦理和政治理想”（第 37 页）。  

 

本文还强调了知识构建的土壤是多领域的 — 个人的、机构的、社会的和政治

的 — 其与知识的关系也始终是情境化的、动态的。当下，社会变革和危机

（环境、健康、及地缘政治）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头痛 — 他们质疑科学中立

性原则、科学为资本让路的现象。故而立场从来不是固有的而是构建的，是一

砖一瓦垒砌的，也是可供谈论的，Caroline Dayer (2010）的分析就展示了研究

者面临专业领域的压力时是如何做出取舍的。这些取舍不乏认识论上的转变乃

至偶尔的"认识论出柜"。 

 

由此，如何自得其乐地开展教研工作便成为了我的追求。印度思想家 Vish 

Visvanathan（2016，第 23 页）提出了认知正义的概念，他认为"知识是居所，

是生活方式"，而非仅仅"一个系统或一堆刻板而虚无的规则"。Piron 打造的联

系认识论则像一则邀请，鼓励受邀者开展关联性思考与自我对话，让通常原本

归于沉寂的一切发声。收到该邀请者，则可堂而皇之地开启伦理写作生涯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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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形式的认知和社会不公正做斗争。这种授意的另一种说法叫回归本心。魁

北克大学的心理社会学教授 Jeanne-Marie Rugira 曾与 Piron 密切合作，在谈及

质疑知识生产过程所需的勇气时，她认为自知即 “自在”。她主张挖掘个体和集

体的历史意识的研究方法：我之所问，与我之当下、与众人之当下如何关联？

这实则是如何把握社会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的问题。要知道，推动我们通过教

学开展研究活动的念头便根源如此。联系认识论的伦理问题由此在研究者情境

化视角下得以展开：我在哪里，身处何时，将去往何处? 沿着情境化视角理论

的方向，Rugira 主张从受压迫者和研究者的共同立场出发，摒弃对简单的知识

生产活动的研究，转而着力深刻的个人和社会变革。以此为鉴，一路上我始终

对那些在看待科学一事上另辟蹊径的研究者保持虚心。Raquel Fernandez-

Iglesias（2016）在她的论文结尾提到受邀与 Henri Bergson 散步，后者写道：

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乃以此文抛砖引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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